
冉正万，贵州余庆人。 主要作品

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纸

房》《白毫光》等九部。 出版有小说

集《跑着生活》《树洞里国王》《苍

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八

部。 曾获第二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

二等奖、 第六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

一等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

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 第七届

西部文学奖，第六届林斤澜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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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与世界：冉正万的

文学地域与创作野心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阿来的嘉绒藏

区，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

克纳帕塔法县……都是文学版图的著名

“精神地标” 。 黔地，也是冉正万苦心耕耘

的精神血地。

从《纸房》《天眼》《银鱼来》,再到

现在的两部新作《乌人传》《白毫光》，不

管是“冉姓坝” ，还是“半边坡” ，都是地

地道道的黔北小乡村，字里行间尽是黔北

气息。 这几年，冉正万甚至直接用贵阳街

巷为题， 写了不少备受好评的小说———

《鲤鱼巷》《指月街》《图云关》《洪边

门》等。

肖江虹说：“冉正万是最具世界野心

的贵州作家。 ” 他写的贵州人、贵州事、贵

州山、贵州水，都是在尝试着向世界展现

贵州文化，传递贵州声音，讲述他真挚热

爱的故土。

索良柱谈到， 冉正万小说在小切口、

小人物、小细节，甚至小地方中，展现“大

世界” 。《白毫光》的根是在贵州龙泉县楚

米镇，哪怕出走千里，魂一定回归这里。 杨

波认为，《白毫光》是一个精神返乡，以及

与命运和解的故事，把母亲灵牌送回贵州

老家的路途上，他们在不断解码母亲身世

的同时，也在不断获得自我的精神对位与

心灵世界的重建。

精神返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话题。

本质上，精神返乡，是另一个层面的自我

流放。 回归与放逐，冲突与和解，开放与封

闭，都是相互交汇的河流，日夜不停地在

我们体内流淌。 很多时候，总在故乡望他

乡，也在他乡思故乡。 冉正万努力通过讲

述这些贵州人内心世界的奔腾交织，展现

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精神现象———

一半是拼命逃离，一半是努力回归。

从这个层面上， 冉正万的小说，一

半是贵州， 一半是世界。 贵州是根和

魂，是冉正万炙热的精神血地。 而世界

则是一种哲学上的方法论， 是一面观

察和解读这片土地的镜子。

寓言与现实： 出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故事不能生造,灵感来自于对生

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度体验。” 冉正万说，所

以他的小说大都是有现实原型的。

索良柱谈到，冉正万是一个十分热爱

生活的人，他非常投入地拥抱生活，去聆

听周边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把身边发生过

的一个个动作和细节，留存在心里。 肖江

虹也谈到，细腻的人物刻画、细致的情节

体现都是冉正万的写作优势，这源于冉正

万认真求准的写作态度。 “文学最大的美

德就是准确，冉正万的小说对地域文化的

还原，准确而又细腻。 ”

在正确的、细腻的背后，冉正万的小

说又具有一定的传奇，或“魔幻色彩” 。 不

管是此前的《纸房》《银鱼来》，还是现在

的《乌人传》《白毫光》，无边无际的荒诞

与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在文字间缓缓流

淌，令读者为之着迷。

“小说肯定要真，但真是内在要求，外

在表现越有趣越好，读者才喜欢读。” 冉正

万直言技巧的重要，所以《白毫光》他写

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弄了很多年才“长

大” 。

文学一定是讲技巧的。 在俄国形式主

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文学“陌生

化” 理论中，为了创造出令读者耳目一新

的艺术形态， 作者往往会从通过视角转

变、人物变形等手法，来构建不一样的艺

术世界。 冉正万的寓言式书写，正像那句

老话“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一半现

实，一半寓言。 最难能可贵的是，冉正万还

是一名坚定的本土文化自信者，通过世界

视野的观照，通过“陌生化” 处理，让黔北

乡野文化散发出迷人的独特魅力，摇曳多

姿，勃勃生机。

肖江虹对冉正万小说对贵州文化、黔

北文化的宣传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闻只是

告诉读者事实本身，而冉正万的小说传递

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贵州，是一个魅力四

射的贵州。

高产的背后： 持续养育

题材与作家自我成长

冉正万是贵州最勤奋、最高产的作家

之一，孜孜不倦，以字织绵，近几年几乎年

年有长篇新作推出，令人敬佩。

肖江虹说：“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我比

冉老师年轻很多， 但写的却比他少得多。

每次看到冉老师推出新作， 品质都很高，

常常受到鞭策，下定决心，也要写一些长

篇出来。 ”

冉正万坦言：“实际上这些小说不是

现在才写的， 只是现在正巧拿出来了而

已。有可能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写了。这些

小说题材，就像是小孩子一样，我可能养

了很多。 陆陆续续地长大，然后有一些，就

突然跑到了大家的面前。 ”

冉正万分享了《白毫光》这部小说是

如何诞生的。 大概是 20多年前，就隐隐约

约有了要写作这一个故事的念头。2015 年

正式动笔， 因电脑被偷弄丢了写好的 13

万字。 后来重写到 17万字，但因为自己不

满意删到只剩下 3 万字， 接着又重写，一

直到 2022年。 这个题材就养了差不多 20

年。

索良柱谈到，养题材的过程实际上是

作家自我不断成长的过程。 很多作家都有

这样的经历，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

题材，但不知道从哪儿下笔。 在后来长期

的不断观察、学习和积累中，个人阅历、技

巧等不断提升， 突然有一天就豁然开朗

了。 题材的长大，是以作家个人的成长为

前提。

所以，冉正万的小说，一半是过去持

之以恒的热爱、付出和积累，一半是现在

的笔耕不掇，厚积薄发，精彩呈现。

插图与文本： 贵州文学

艺术需汇聚更多合力

翻开冉正万作品《乌人传》，一共配

有六张精美插图。

插图出自贵州青年画家胡世鹏之手。

胡世鹏到现场进行了分享。 他说他作画

时，还没有去冉正万的家乡，凭的是想象

和个人理解画。 后来到冉正万的家乡去

看，发现和自己想的一样。 这可能得益于

自己对贵州这片土地和文化的了解，也希

望未来，能有机会与更多的贵州本土优秀

作家合作。

肖江虹从插图与文本的关系，谈到插

图的独立生命价值，以及与文本相互辉映

可能达到的传播效果， 这是相互促进，相

互增辉的。 贵州文学、文化艺术，需要更多

这样的合作。

在整个汉语文学、 文化艺术世界中，

贵州与其他地区相比，显得较为“低调” 。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贵州的优秀作品，被

再度创作的机会太少。 优秀的小说通常都

是“半成品” ，这些好的故事，精彩的人

物，需要不同角度，不同形式地再度创作，

来全面释放魅力。 比如中国传统四大名著

正是通过续写、改写，以及影视等，让其持

续释放跨越时空的活力。

“我没想到那么多，当时就是想把这

些人写活，把故事写好。” 在嘉宾和读者谈

到冉正万小说背后的寓言时，冉正万谦虚

地说道。 作家的“没想到” ，恰恰是文本价

值所在。

冉正万，以及像肖江虹等优秀作家作

品的“另一半” ，还需要汇聚更多再创作

合力。这不是作家自己努力笔耕就能

做到的事，需要读者支持，需要更多

不同行业的跨界助力。这一定不是单

方面的付出，而是成人达己的双向奔

赴。

正像《白毫光》，最终照亮我们

回归之旅的，一定是从这片土地上长

出来的、 那些摇曳生姿的文字和故

事。因为，不管我们走多远，根在这片

土地上，魂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所

苦苦追索的问题，答案也只能从这片

土地上去寻找。

新书分享会近日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举行

走进冉正万的文学世界

冉正万最难得的一点是他相

信自己所书写的世界是真实的，

然后再通过文学技巧呈现。 ” 2 月

3 日，冉正万新书分享会在贵阳钟

书阁书店举行。 贵阳市作家协会

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肖江虹，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贵州师范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 贵州省美学学

会副秘书长索良柱， 贵州师范学

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 贵州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杨波等嘉

宾读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冉正

万独特的文学世界。

肖江虹说的 “他相信自己所

书写的世界是真实的” 与“通过

文学技巧呈现” ，高度概括了冉正

万小说的基本形态， 就如读书会

主题———“现实与寓言” ，都凝聚

在一个“半”字里。

作家名片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潘朝选

冉正万（左）为读者签名售书


